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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思考

■青年说

记 者：您最初与电影结缘是在什么时
候？童年的成长环境，有没有埋下影视创作的
种子？

刘江江：我出生在华北平原的一个普通小村
庄。小时候村里办红白喜事，常会搭起露天电影
幕布，这是我们儿时最期待的娱乐。一有电影放
映，我就早早吃完饭，搬着小马扎去占位，《小兵
张嘎》《少林寺》《解放石家庄》这些经典影片，都
是我的影视启蒙。那时候只是单纯被精彩的故
事吸引，只顾着看得开心，从来没想过，多年以后
自己会走上导演这条路。

记 者：您大学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新闻学
专业，从这个专业到影视创作跨度很大，当初为
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刘江江：选择新闻学专业其实是偶然。当时
我看了西南政法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大学生辩论
赛，选手们的精彩表现让我印象很深。再加上我
一直很喜欢看电视节目，十分敬佩水均益、敬一
丹、白岩松这些一线新闻人，向往他们的工作状
态，于是就填报了这个专业。我们专业课以采
访、写作为主，对口方向本是报社记者，按常理来
说，我的人生轨迹原本不会和电影有交集。

记 者：大学期间，有没有哪部影视作品或
者哪段经历，让您萌生了拍片的想法？

刘江江：大学时宁浩导演的《疯狂的石头》特
别火，这部影片又是在重庆拍摄的，我们全班同
学几乎反复看了好多遍，还经常模仿里面的台
词，当时这部作品也掀起了一阵观影和讨论热
潮。真正让我动手创作的，是学校举办的首届校
园MTV大奖赛。大二秋天，我看到赛事海报，
就拉着身边伙伴提议一起拍MV。我结合当时
喜欢的歌曲《求佛》构思故事、撰写剧本，几个人
凭着业余本事完成了这支短片，没想到最后在比
赛里拿下了好几个奖项。这次经历给了我很大

鼓励，我索性又提议大家一起拍长片电影。
某天，我在篮球场看到一位同学，他T恤上

印着“不就是玩儿嘛”，我当即决定把这句话当作
片名。我们只写了简单的故事梗概和五场戏就
开机了，一边拍摄一边修改剧本，我既是导演、编
剧，也干制片、演员的工作，整个拍摄持续了80
多天。那时候设备很简单，只有一台收音效果不
好的DV机，还用竹竿自制了话筒。为了支撑拍
摄，我们四处拉赞助，学校周边的餐厅、理发店、
奶茶店、咖啡馆我们都跑遍了。虽然条件艰苦，
但我们把整套流程完整走了下来：演员海选、开
机仪式、制作海报横幅、线下售票、举办首映礼，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首映当天，我们在学校模拟法庭放映，场地
原本只能容纳600多人，结果来了800多人，门
口还有不少同学踮着脚看完了整部影片。这部
片子是售票的，礼堂座无虚席，那是我大学时代
最难忘的高光时刻。现在回头看，影片画面粗
糙、表演也略显浮夸，但这段经历格外珍贵，也让
拍电影的种子在我心里悄悄扎了根。

记 者：大学有了拍片经历，毕业后您为什
么没有直接进入影视行业，反而成为一名法制
记者？

刘江江：大学那次拍片更像是一段有趣的课
余体验，拍完之后，我依旧没有打算专职做电
影。2008年毕业，我回到河北，进入河北电视台
成为一名法制记者。这份工作需要经常跑法院、
看守所、监狱，和法官、警察、犯人打交道，天天游
走在法理与人情之间。后来，台里筹备栏目剧
《村里这点事》，我第一时间报名参与。接下来7
年，我自编自导，前后拍了200多集栏目剧。栏
目剧同样需要打磨剧本，比如，我们的栏目剧单
集时长约20分钟，有时两三集的内容需要串联
成一个完整故事，要有起承转合，有故事性，创作
流程并不简单。我们的节目内容聚焦乡村生活、

三农百态与农民工故事。演员都是河北本地的
表演爱好者。整部作品的拍摄流程和电影、电视
剧大体一致，只是我们的制作模式相对简单，灯
光、拍摄设备都从简，往往一整天就要在一个村
子里完成全部戏份。我偶尔也做综艺、拍专题
片，还会客串出镜。那时候我总觉得自己距离电
影创作还很遥远，如今回头来看，这些日复一日
的实操，打磨了我的叙事能力和镜头感，为我后
来做编剧、导演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童年的
乡村生活、多年的记者经历、电视台的拍摄历练，
每一段过往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记 者：从栏目剧导演到院线电影导演，中
间经历了怎样的过渡？《人生大事》的诞生，是不
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刘江江：从2017年开始，我每年都会整理国
内各大影展的时间，连续参加各类影视创投活
动，挨个投递剧本，但大多都石沉大海。直到
2019年，我带着剧本《上天堂》（后改名为《人生
大事》）参加平遥国际电影展年度创投计划，顺利
入围，之后结识了联瑞影业等相关平台的朋友，
才有了后来的《人生大事》，也算是为我的电影之
路推开了半扇门。作为新人导演，起步阶段很难
直接参与成熟项目，所以早期我都会同时承担编
剧和导演工作。我一直觉得，剧本是一部作品的
根基，即便现在有专业编剧搭档，我也会亲自梳
理打磨剧本。电影是集体创作，导演就像一根竹
签，要把剧组所有人串联起来，带着团队一同前
行。《人生大事》获得市场认可后，我面对创作、面
对观众和投资者，也多了几分坦然与底气。

记 者：如今您已经推出两部院线电影，能
不能谈谈自己的创作风格和坚守的创作理念？

刘江江：目前我只有两部作品正式上映，还
谈不上形成固定的风格。我始终想讲通俗易懂
的故事，有温度、有情趣，能让人感动。我是从农

村走出来的，特别希望我的电影，老家的父老乡
亲坐在乡村露天银幕前都能看得懂、看得入戏。
所以我的故事大多聚焦市井烟火、寻常生活，围
绕婚丧嫁娶、普通人展开，贴着地面，扎根生活。
拍电影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创作中总会陷
入焦虑，拍摄过程也常有突发状况，工作里难免
遇到各种难题，几乎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但有
意思的是，难关熬过去之后，具体有多难慢慢就
记不清了，心里只会盼着开启下一次创作。

记 者：当下短视频、AI 技术快速发展，很
多人担忧电影行业受到冲击，您如何看待这个现
象？平时会借助新技术辅助创作吗？

刘江江：外界一直有“电影不行了”的声音，
其实这种论调很多年前就有。但事实证明，不管
时代如何变化，总有一批从业者沉下心打磨作
品，坚守在行业里发光发热。我也会用AI辅助
剧本创作，客观来说，AI确实提升了案头工作的
效率，但目前还没能和我碰撞出惊喜。我很认同
一个观点：技术只是叙事的载体和边界。从默片
到有声电影，再到CG特效，每一次技术革新，都
在拓宽影视表达的边界。AI未来会给影视叙事
带来哪些改变，我也和所有人一样，满怀好奇地
观望、尝试。

记 者：接下来有哪些创作规划？对于未来
的职业和生活，又有着怎样的期许？

刘江江：现在我正在筹备新的创作，也在做
大量前期调研，从生活里寻找新的灵感。我不想
为了拍片而拍片，希望等到创作欲望饱满、故事
自然流淌的时候，再正式启动项目。电影是集体
创作，进度也需要整个团队协同推进。我没有给
自己定下宏大的目标，只希望能一直保持对世界
的好奇心，坚持学习新东西，身边有志同道合的
伙伴，每天都能有新的探索和收获。珍惜当下、
守住热爱，就是最好的状态。

“因为一个片段，看完了整部剧。”如今，这句
话成了许多年轻人走近传统艺术的形象写照。热
播剧《主角》里，老艺人苟存忠临终前连喷八十口
火焰的桥段，令无数年轻观众深受震撼。这段精
彩的秦腔绝活，引得大家主动溯源经典剧目《游
西湖》，读懂了“喷火”不只是技艺展示，更是角色
满腔悲愤的情感表达。短短十几秒的短视频，就
这样化作一扇门，让大众走进底蕴深厚的传统艺
术世界。

短视频的蓬勃发展，让戏曲、评书等传统艺
术形式频频刷屏，也推动传统艺术迎来一场全新
的传播变革。除了影视剧中的戏曲名场面，一大
批聚焦梨园故事、绝技绝活的内容相继走红。微
短剧《梨园双星》以抗战年代的伶人命运为主线，
讲述了两位戏曲艺人舍生取义的传奇故事。剧中
一处细节尤为动人：当男主角唱出“今我二人”，
身旁的旦角演员回眸浅笑，顺势将词句改为“今
我夫妻二人”。短短3秒对视，把二人隐忍多年的
情意、以身报国的家国情怀与视死如归的决然融
为一体，细腻的演绎打动了无数观众。舞台绝活
类片段更是屡屡出圈。婺剧《三打白骨精》中“变
脸+变装”的名场面吸睛无数，饰演白骨精的演
员在数秒之内连换三张脸谱，华服也瞬间化作素
衣，用造型的转变精准诠释出角色妖、人、魔的三
重身份。不少网友由此初识婺剧，甚至专程走进
线下剧场感受戏曲魅力。不止戏曲，经典评书也
借助短视频再度焕发活力。田连元表演《杨家将》
的片段在网上广为流传：“您别看这几位外号不
怎么样，功夫可都不善，有长拳、形意、八卦、太
极、通臂、螳螂……”他细数各类拳法的同时，同
步演示对应招式，招式翻飞利落，关节啪啪作响。
这段内容令网友惊叹，真切见识到老艺术家的深
厚功底。

有人评价，如今网络上的传统艺术传播，与
旧时北京天桥撂地演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话
不无道理——不论是当初的天桥，还是如今的网
络平台，都需要在几秒钟内抓住观众的注意力。
观察短视频平台上爆火的传统艺术内容，几乎都
有一个共同特点：聚焦极致技艺的高光瞬间。这
就好比评书里的“扣子”、小说中的悬念、故事结
尾的“未完待续”，短短一个片段便能勾起观众的
好奇心，吸引大家顺着片段深挖技艺背后的故
事、文化与历史，让古老的传统艺术在互联网时
代持续焕发新生。

除了展现演员台前的“高光时刻”外，揭秘后
台化妆、赶装等幕后趣事的内容也开始走红，以

“后台换装”为主题的短视频为传统艺术传播开
辟了新窗口。一段名为《一次抢装》的视频，记录
了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抢装过程：从
第四场落幕到第五场“打虎上山”前，台前幕后紧
张有序——剧中人物杨子荣要从解放军军装换
成土匪装扮，演员不仅需行云流水地完成抢装工
序，还要调整气息唱完“穿林海——跨雪原——
气冲霄汉”，整个团队的配合天衣无缝，令人叫
绝。通过这样的方式，观众不只能看见演员在舞
台上的光鲜，更真切体会到后台争分夺秒的紧张
与不易。

如果说上述短视频还只是对经典的提炼和
再创作，那么一些传统艺术的坚守者则开始精
心“现做”、精准“投喂”观众。炕桌、笸箩、年画、
大花被铺陈开来，博主贰强盘坐炕头，手持三弦
弹唱陕北说书《人想人》——颤音裹着泥土气
息，旋律藏着风沙味道，将人们的思绪瞬间拉到
苍茫的黄土高坡。曲艺“轻骑兵”的特点也被延
续到了网络空间：评论时事热点、宣传地方风
物、歌颂好人好事、讽刺不良现象，快板演员们

打板开唱，热闹非凡。随着AI技术的逐步成熟，
“戏曲曲艺两门抱”的博主谢岩，还以自身形象
为原型制作了AI主播，每期讲述一个戏曲、曲
艺小故事，同样十分吸睛。

还有的演员通过直播分享练功日常、演出感
受，或是走访老艺人、展示戏曲和曲艺文物……
短视频与直播为传统艺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传
播新形态：老艺人早年的视频片段被修复重现，
同一角色的不同演绎版本经剪辑组合后，让手机
端用户得以边欣赏边比较，在交流中碰撞出讨论
话题；有些内容特意呈现“翻车”镜头，观众莞尔
一笑后，反而更能体会戏曲演员的不易。比如，婺
剧演员陈培在《三打白骨精》表演中，被搭档的花
枪不慎击中鼻子，却坚持一边擦血一边完成演
出——这样的片段，观众看到的已不仅是“技”，

更是演员“戏比天大”的职业信念。
在传统剧场时代，观众接触戏曲、曲艺的路

径相对固定：需购票入场，在台下完整观看整场
演出。那时的传播逻辑是“艺先技后”——技巧始
终融入人物塑造与情节发展之中。而到了短视频
时代，逻辑转为“先技后戏”：原本只有资深戏迷
才能品味的技巧“彩蛋”，如今成了人人可直观感
受的“爆点”，成为吸引观众的引流入口。传统的
传播框架就此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技引戏、
以戏留人”的新路径。互联网正以贴合用户习惯
的方式传递传统艺术精华：用尽量短的时长、用
各种角度，让年轻人先“浅尝一口”。“突然明白老
一辈人为啥爱看戏了！”这句弹幕的频繁出现，恰
恰是跨代际审美共鸣的见证。

这种模式并非短视频首创。比如，21世纪初，

辽宁电视台的《百戏绝活》栏目，每期用5分钟集
中展示椅子功、下腰、僵尸摔等绝活，其逻辑与当
下如出一辙——先让观众记住绝活，再引导他们
了解完整剧目。只是受限于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
特性与有限的覆盖范围，该栏目的影响力远不及
今日。而短视频的算法推荐与社交裂变机制，放
大了“绝活引流”的杠杆效应。

有人担心，短视频的碎片化传播会将传统艺
术“浅薄化”“奇观化”——观众只看绝活、只图刺
激、不求甚解。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但短视频
实际上做的是“传播层面的减法，认知层面的加
法”：它暂时隐去繁复的成套大戏，仅以最直观、
最具视觉冲击力的一小段作为“诱饵”。观众因这
段“诱饵”入了门，才有机会接触到其背后的完整
世界。

传统戏曲、曲艺的人才培养，千百年来遵循
着一条铁律：“先学技，后学艺”。所谓“童子功”，
是孩提时期就需要日复一日压腿、翻跟头、跑圆
场、背赞赋、练眼神，枯燥重复，千锤百炼。唯有将
程式化作肌肉记忆，登台时才能做到技随人动，
让技巧自然融入角色，做到伸手就有，张嘴就来。
练技是门槛，化艺则是修行。归根结底，每一次

“破圈”的背后，都有历经沧桑的技艺支撑，更有
值得被看见的故事托举。

借助短视频这一媒介方式，传统艺术与大众
的对话，变得比以往更加频繁、密集。短视频改变
了传播路径，却未改变艺术初心：技为皮囊，艺为
骨骼；技巧负责吸引目光，艺术与故事负责留住人
心。只要守住这一本质，短视频便是传统艺术在数
字时代的摆渡人。那些穿越千年的唱腔身段与薪
火坚守，借由短视频从戏台来到屏幕，从屏幕走向
大众，在一代代年轻人手中接续传承。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短视频如何助力传统艺术持续“出圈”
□耿 柳

贴着地面讲故事贴着地面讲故事，，始终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始终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
——访电影导演、编剧刘江江

□本报记者 杨茹涵

编剧、导演，毕业于西南政

法大学新闻学专业。2019年，凭

电影剧本《上天堂》入围平遥国

际电影展年度创投计划。2022

年6月，由其编剧并执导的电影

《人生大事》上映，影片获第35届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

作奖、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优秀青年电影创作奖。2026年5

月，根据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真

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出入平安》

上映，获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

节“最受期待青年导演作品”。

刘江江刘江江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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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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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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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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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出入平安》剧照


